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７年 第３期

政治右倾化与冷战后日本

政界亲台势力的演变

黄大慧　金肖丰

＊ 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北京１００８７２）；金肖丰，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
讲师 （南宁５３０００６）。

＊＊ 本文以笔者２０１２年结项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冷战后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研究”
成果 （未发表）为基础，结合近年来的新情况和新资料，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而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６９／ｊ．ｃｎｋｉ．ｆａｒ．２０１７．０３．０５０

摘　要　冷战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

从其国会的政党结构来看，自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起，长期以来

的 “保革对立”结构不复存在，保守政党之间呈 “保保竞争”态势，

由右派政党独占政坛的局面已然显现。另一方面，自民党本身的右

倾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其党内几大派阀中，原先自由派集中的派

阀 （如 “宏池会”、 “平成研究会”）逐渐式微，而右派集中的派阀

（如 “清和政策研究会”）却日益强势，出现了右派长期执政的局

面。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开始迅速抬头，

实现了新一轮的扩张与整合。首先，随着 “５５年体制”崩溃所带来

的政党分化重组，政界的亲台势力从冷战时期仅存于自民党内部，

扩散到朝野大多数党派之中。其次，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

尤其自民党内右派的壮大，亲台势力的实力也在不断增强，其左右

日本政局及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通过梳理日本政界亲

台势力的演变轨迹，概括总结其主要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

日本对台政策及日台关系走向，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保持警觉。

关键词　日本政治右倾化 自民党 派阀 亲台势力 日台关

系 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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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冷战结束后，日台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偏离 “一

中政策”的倾向逐渐显露，其对台政策开始由 “暧昧”、“谨慎”转向了 “公

开”、“强硬”。尤其近年来，日台关系急剧升温，日本欲借台湾问题来遏制

中国的战略意图也更加明朗了。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双方交流的官员层级、构

建 “第二轨道”途径、支持岛内外 “台独”势力等行为，大大提升了日台之

间的 “实质性”关系。

毫无疑问，日本的 “对台政策”是其 “对华政策”的一部分。通常，一

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半个多世纪以来，日台关系所经历

的变化和发展也充分表明，日本的对台政策是与其国内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出于历史渊源、意识形态、国家战略及经济利益等原因，日本政界长期

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① 冷战时期，其主要存在于执政的自民党内，且因自

民党长期执政而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巨变，

日本的国内政局也经历了深刻变迁，伴随着眼花缭乱的政界重组，日本政治

右倾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一方面，从日本国会的政党结构来看，传统的

“保革对立”局面不复存在，原先作为 “革新势力”的左派政党日趋凋零，

而右派政党日益强大，出现了右派政党独占政局的情势；另一方面，长期执

政的自民党，从其派阀结构来看，也出现了自由派衰落而右派显著增强的类

似变化，预示了自民党本身的右倾化趋向。这使得亲台势力又一次抬头，不

仅从执政党扩散到了朝野各党派，而且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而不断坐大。

这些来自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及亲台势力的演变———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为日

１５

① 这里需对一些概念作简要的说明。首先是关于 “政界”，按照日本现行政治体制，政界和官
界有着明确的界线，政治家一般指国会议员，而官僚则指各省厅中自事务次官以下的各级公务员。在
日本，官僚不属于政界，因此不在本文的研究范畴之内。其次是关于 “亲台势力”，目前中国大陆、
台湾和日本的学术界均未对其形成一个清晰的界定。如有学者认为亲台势力是日本政界的一股反共仇
华势力，其成员多为鹰派或右翼议员，又有学者认为其是一伙支持 “台独”的日本右翼分子。另外，
中日学界对于 “亲华派”的表述也未形成一致，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习惯使用 “亲华”一词，而日本方
面则多用 “亲中”、“知中”等词汇。本文出于写作和分析方便的考虑，统一采用 “亲华”、“亲台”的
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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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台政策的国内政治基础，必然也会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日台关系的不断升温，国内学界对日本政界亲台势

力的关注开始增多，但鲜有从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亦即冷战后日本政治右

倾化，特别是自民党内派阀势力消长的视角来进行分析。而事实上，从战后

历史来看，自民党内的派阀和亲台势力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关联性，这一方面

的问题尚有待进行深入的挖掘。相比之下，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虽然较为关

注自民党内的派阀和组织，但多以历史性研究为主，时间点侧重在中日邦交

正常化时期，而对于冷战后政界亲台势力的研究则相对较少。① 故而本文选

取日本政治右倾化这一视角，以日本政党结构和自民党内派阀结构的变化为

线索，试图对冷战后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演变作出完整的梳理，并对其主要

特点进行概况性总结。

一、冷战时期的日本政界亲台势力

冷战时期，受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形势与日本国内 “保革对峙”

的政治格局的双重影响，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主要活动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

内。由于这一特征，自民党内派阀力量的消长便成为决定亲台势力演变发展

的主要因素。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日本政界亲台势力 （１９５２—１９７２）

１９５２年４月，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署了所谓 “日华

和平条约”，奠定了战后初期日台关系的政治基础。从此，日台关系进入了

２０年相对稳定的 “黄金时期”。在日本国内，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岸信介上

台起，历经佐藤荣作的长期执政，为亲台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土

壤。到了６０年代，在执政的自民党内，已经出现了 “亲华派”与 “亲台派”

的明显对立。

在当时日本政界亲台、反华人士的众多说辞中，最为常用的当属报答国

２５

① 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的 《日本政界的 “台湾帮”》 （吴寄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一书虽然对冷战后的日本政界亲台势力进行了披露，但不属于学术类著作，多为对一些事件和现
象所作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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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政权 “恩德”的理论。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

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 “以德报怨”讲话，呼吁国人不念旧恶，切勿以暴制

暴。这令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许多日本人心存感激，也成为日本亲台势力经

常搬出来支持台湾的说辞。例如，亲台派代表人物贺屋兴宣就有蒋介石对日

“四大恩德”之说，① 认为日本不能因其败退而反过来背叛原先的恩人。

此外，亲台派还经常强调诸如日台历史联系，以及加强自由主义阵营的

合作、反对共产主义等理由。他们大多认为，日本与台湾有着长期亲善友好

的关系，而且都是自由主义 “国家”，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对付共产主义。

在力量对比上，这时自民党内的亲台派议员不仅在数量上要多于亲华

派，而且其代表人物如岸信介、福田赳夫、石井光次郎、椎名悦三郎、滩尾

弘吉等均为党内的领袖人物，其在政界的影响力也要胜于亲华派。特别是在

佐藤荣作长期政权②诞生以后，进一步确立了亲台派的强势地位。

当时日本政界最重要的亲台派组织当属 “亚洲问题研究会”，该组织成

立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其核心人物是前面提到的贺屋兴宣，参加的自民党籍议

员共有９８人。③ “亚洲问题研究会”是一个政策集团，下设六个小委员会，

总体上每两周举行一次集会，对自民党的对外政策有着极大的影响力。④ 与

之相对，自民党内的另一个政策集团 “亚非问题研究会”，则是以亲华派议

员为主。

表－１　 “亚洲问题研究会”与 “亚非问题研究会”的议员构成 （１９６６）

派阀 佐藤 岸／福田 石井 川岛 三木
松村等非

主流五派
其他 合计

亚洲问题研究会 １９　 １１　 １２　 ５　 １６　 ２８　 ３　 ９４

亚非问题研究会 ３　 １　 ０　 ２　 ２　 ４５　 ４　 ５７

　　资料来源：〔日〕『エコノミスト』、第４３卷８号 （１９６５年２月２３日）、第１５頁。

从自民党内的派阀分野来看，这一时期，以佐藤派为首的主流派阀多倾

向于亲台的 “亚洲问题研究会”，而松村 （谦三）派等非主流派阀则多加入

３５

①

②

③

④

关于所谓的 “四大恩德”理论，参见 〔日〕賀屋興宣 『戦前·戦後八十年』経済往来社、
１９７６年、第３４５—３４７頁。

佐藤内阁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９７２年７月）是日本战后执政最久的政权。
〔日〕福井治弘 『自由民主党と政策決定』福村出版、１９６９年、第３１６頁。
关于 “亚洲问题研究会”，参见黄大慧：《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

析》，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４—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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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亲华的 “亚非问题研究会”。如表－１所示，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自民

党内的主流派议员占了 “亚洲问题研究会”近七成的多数，而非主流派议员

在 “亚非问题研究会”中则占到了将近八成。也就是说，主流派与非主流派

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趋同于亲台派与亲华派的斗争，成为当时自民党政治

的一大特征。而在自民党 “一党执政”时期，其党内的主流派阀又几乎等同

于执政团队，故而在日本的对华问题上，亲台派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亲台派的这种优势地位一直保持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尼克松的 “越顶

外交”令日本政府措手不及，也给亲台派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以此为转折

点，自民党内的情势开始发生变化，亲台派与亲华派围绕对华问题展开了激

烈的攻防。对此，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回忆说： “日本国内也充满了 ‘去北

京、去北京’的呼声，自民党内部围绕与中国邦交正常化，赞成和反对的势

力已经变得伯仲相当了。”①

可见，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后，日本的亲台势力面临极大的危机。长期以

来，以日美同盟为轴心、在外交事务上追随美国是他们奉为圭臬的行动准

则。尤其是战后日台间的紧密联系，作为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防波堤，是在

美国的一手策划下发展起来的。但这时美国的战略转向，反而推动了自民党

内亲华派的声势和力量。

在１９７２年７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中国问题成为最大焦点，也可看成

是自民党内非亲台势力与亲台势力之间的一次对决。当时在自民党内逐渐形

成了所谓的 “三角大福中”五大派阀，即三木 （武夫）派、田中 （角荣）

派、大平 （正芳）派、福田 （赳夫）派和中曾根 （康弘）派。其中，福田派

的前身即右翼色彩较重的岸 （信介）派，是自民党内亲台势力最为集中的大

派阀。而田中、大平、三木、中曾根四派则结成了反福田联盟。也就是说，

除了亲台派聚集的福田派之外，其余四派利用中国问题实现了联合。经过激

烈的角逐，田中击败福田，当选为自民党总裁。②

田中内阁的诞生，可被视为自民党内亲台派的一次重大挫折。日本的政

权及自民党的决策权，从此由亲台派手中转移到了非亲台势力手中，对往后

４５

①

②

〔日〕田村重信·小枝義人·豊島典雄 『日華断交と日中国交正常化』南窓社、２０００年、第
１２２頁。

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的日本政治，参见黄大慧： 《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
交政治过程分析》；〔日〕田村重信·小枝義人·豊島典雄 『日華断交と日中国交正常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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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日关系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亲台派暂时离开

了日本政权的中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亲华派的完全胜利。事实上，自民党

内的亲华势力一直不怎么强大，此次也主要是自民党内的各派力量审时度

势、利用中国问题为自身捞取政治资本的结果。如田中、大平二派在自民党

内号称 “保守本流”，继承的是吉田茂 “重经济、轻军备”的务实主义路线，

虽非顽固的亲台派，但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亲华派。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日本政界亲台势力 （１９７２—１９９３）

日台 “断交”后，日本和台湾分别成立了 “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和 “亚

东关系协会”，以民间机构的形式取代了此前的 “外交机构”。① 然而对于亲

台势力而言，仅仅依靠这个披着 “民间”外衣的渠道，远不能满足其与台湾

交往的需要。于是经过一系列整合，在自民党内形成了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

会”和 “青岚会”两大亲台派组织。

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４日，以藤尾正行、中川一郎、玉置和郎、渡边美智雄等

亲台派议员为中心，由２７名自民党议员发起成立了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

（简称 “日华恳”）。当时参加 “日华恳”的国会议员共有１５２人，其中众议

员９９人，参议员５３人，超过了自民党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一。② 以处理原台

湾 “驻日大使馆”问题为契机， “日华恳”通过决议表明了作为亲台派大本

营的立场，即要求日本政府将台湾当局视为一个代表“独立国家的政府”，并将

其作为外交上承认的“国家”加以对待。基于这一立场，维持与台湾的友好关

系，“在令人期待的政治环境中发展日台间的实务关系”，便成了 “日华恳”

的基本方针。③

另一个重要亲台组织是 “青岚会”。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７日，以日台航线问题

为契机，自民党内一批少壮派右翼议员成立了 “青岚会”，拥有众议员２６

人，参议员５人。④ “青岚会”的核心成员如中川一郎、玉置和郎、石原慎太

郎、森喜朗、绵贯民辅等，都是典型的亲台派政客。从派阀构成来看，福田

５５

①

②

③

④

关于 “财团法人交流协会”与 “亚东关系协会”的设立经过、主要职能、组织机构、人事安

排、经费来源、与政府间联系等，详见 〔日〕武見敬三 「国交断絶期における日台交渉チャネルの再

編過程」、神谷不二編著 『北東アジアの均衡と動揺』、慶応通信刊、１９８４年、第９２—９９頁。
“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新闻处：《中华周报》，１９７３年３月２６日。转引自 〔日〕武見敬三

「国交断絶期における日台交渉チャネルの再編過程」。
〔日〕武見敬三 「国交断絶期における日台交渉チャネルの再編過程」。
〔日〕ウィキペディア 「青嵐会」、ｈｔｔｐｓ：／／ｊａ．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青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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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占据了第一多数，而福田派的前身就是岸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

解为是 “岸信介操纵福田派，福田派操纵亲台派集团的青岚会”。①

表－２　青岚会的议员构成 （１９７３）

派阀 福田 椎名 水田 中曾根 船田 三木 无派阀

众议员 １１　 ４　 ２　 ８　 ２　 １　 ３

参议员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资料来源：〔日〕ウィキペディア 「青嵐会」、ｈｔｔｐｓ：／／ｊａ．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青嵐会。

在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中，自民党青年局经常为人们所忽视。其实，早

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便对作为亲台派重镇的自民

党青年局作了介绍。但或许因为青年局是自民党的一个内部机构，其名号也

并未与 “台湾”相关联，故而未曾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

事实上，在１９６９年的佐藤政府时期，自民党青年局就与当时台湾的

“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建立了双方交流的管道。②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一

管道是作为双方政党之间正式交流的窗口而设立的，③ 且自民党的青年局长

便是肩负这一交流工作的责任人。④ 此后不久因日台 “断交”，议员交流成为

日台政治交流的主要方式，因而这一既存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以至于在

日本政界有 “传统上自民党以青年局为主体来推进日台交流”的说法。⑤

青年局是自民党内储备和培养青年干部的主要机构。在自民党长期执政

时期，青年局的干部在政界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特别是担任青年局长这一

职位者，在日本政界有 “登龙门”一说，仕途往往被外界所看好。⑥ 从这一

点来说，将青年局作为对台交流的机构，本身就是一项着眼于日台关系未来

发展的长远布局。另外，下文将会提到， “日华恳”在冷战结束后由自民党

内的组织变为跨党派的议员联盟，这样一来，虽然 “日华恳”的影响力扩大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 “台湾帮”》，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参见 “井上信洽议员的采访”，２０１２年８月２日，台湾新闻ＢＬＯＧ，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ｔａｉｗａｎｎｅｗｓ．ｊｐ／？

ｐ＝４９１７。
〔日〕「『進次郎青年局』８２人の存在感 町村派に匹敵」『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３年３月３日。
参见 “荻 生 田 光 一 众 议 员 的 采 访”，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台 湾 新 闻 ＢＬＯＧ，ｈｔｔｐ：／／

ｂｌｏｇ．ｔａｉｗａｎｎｅｗｓ．ｊｐ／？ｐ＝１５５１０。
参见 “秋 元 司 众 议 院 议 员 的 采 访”，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台 湾 新 闻 ＢＬＯＧ，ｈｔｔｐ：／／

ｂｌｏｇ．ｔａｉｗａｎｎｅｗｓ．ｊｐ／？ｐ＝１２５７８。
在自民党历任青年局长中，至今出了竹下登、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安倍晋三、麻生太郎五

位首相，以及额贺福志郎、中川昭一、岸田文雄等党内实力派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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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也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即不容易形成统一的意见，且难以单为执政党

一家发声，而作为自民党内部机构的青年局却不存在上述问题。可见，青年

局事实上在日台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角色是不可替代的。这种由青

年局推进的日台政治交流，至今已经延续了近半个世纪，① 其影响绝对不可

小觑。

总之，在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友好成了两国关系的主流。然而，

即便是在中日关系发展最好的时候，日本政界亲台势力依然没有消沉，除了

上述原台湾 “驻日大使馆”问题与日台航线问题之外，② 进入８０年代后又发

生了 “光华寮”、“修复日台关系”、“蒋介石遗德彰显会”等事件，③ 给中日

关系投下了阴影。

值得一提的是，冷战时期自民党内的亲台势力多集中于两种类型的派

阀：一是右派色彩较浓的大派阀，如岸派 （亦即福田派、安倍 （晋太郎）

派）和中曾根派；二是那些存在时间较短、规模较小的派阀，如石井派、水

田派、船田派、川岛·椎名派、中川派等。因为小派阀不仅在成员组成上多

为保守、鹰派人士，且容易受到台湾方面的金钱收买。④ 而进入８０年代后，

此类小派阀陆续从日本政坛消失，其多数成员与福田派合流。可见，在中日

关系发展较为平稳的时期，日本政界亲台势力虽然被削弱了，但其也在暗流

涌动中进行整合，为冷战结束后的重新抬头积蓄能量。

二、冷战后日本政权的更替与政界亲台势力的整合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的国内政局也经历了前

所未有的剧变。在 “５５年体制”瓦解后，日本政局经历了纷繁复杂的政党分

７５

①

②

③

④

〔日〕有村治子 「台湾との 『実務外交』」 （連載その① 台湾との 『事実上の外交窓口』）、
２００５年２月９日、『自民党参議院議員ありむら治子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ｒｉｍｕｒａ．ｔｖ／ｒｅｐｏｒｔ／
ｖｈ＿ｐａｓｔ／ｖｉｎｕｓ２００５０２０９．ｈｔｍｌ。

关于原台湾 “驻日大使馆”问题，详见徐年生 「戦後の日台関係における日華议员懇談会の
役割に関する研究：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８年」、『ジュニア·リサーチ·ジャーナル』（北大法学研究科）１０
号、２００４年１月。

关于 “光华寮事件”、 “修复日台关系事件”、 “‘蒋介石遗德彰显会’事件”，详见张耀武：
《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９２—３０１页。

〔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 “台湾帮”》，第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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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重组及选举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变更，日本政治的总体右倾化日趋明显。

同时，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中日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双方的结

构性矛盾凸显。而这一形势又被日本国内的右派势力所利用，使得两国之间

的竞争关系加剧，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摩擦和对立。可以说，在内

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不断增强，构成了冷战后日本政界

亲台势力发展演变的主要原因。而号称 “万年执政党”的自民党分别于１９９３

年和２００９年两次短暂下野，又直接触发了日本政坛的重新洗牌，亲台势力

在此过程中也实现了新的整合与发展。

（一）自民党第一次下野与亲台势力的扩张 （１９９３—２００９）

冷战结束后，随着 “５５年体制”的瓦解，特别是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从分

裂、下野，再到重回政权，引发了日本政界的大重组，而亲台势力也借此机

会在朝野全面扩散开来。新世纪之交，散布于各党派中的亲台势力再一次实

现了整合。重新抬头的亲台势力无论是实力还是规模都较前有过之而无不

及，因而也对中日关系的走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１．“５５年体制”终结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在１９９３年８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获得的议席首次未过半数，

从而结束了其长达３８年之久的执政党地位，也标志着日本政坛 “５５年体制”

的终结。此后，日本政局剧烈变动，各大政党经历了分化重组，各种政治力

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改变，使得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越来越明显。

这一时期，日本的政党结构大致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原有两大政

党自民党、社会党发生了分裂，二是在日本政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新

保守主义政党，这些新政党大小不一，在经历了纷繁复杂的重组之后，成立

了日本第二大政党民主党。

此间，自民党承受了两次较大的分裂，即１９９３年羽田孜、小泽一郎集

团和武村正义等另组新党，以及２００５年所谓的 “抵抗势力”反对邮政民营

化改革的离党。自民党分裂之后，其中一部分保守势力与在野党实现了合

流。因此日本政界的保守势力不仅没有因此而削弱，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得

到了扩张。社会党分裂后，其很大一部分人马进入了新保守政党民主党；而

改组后继续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社民党却逐渐零落，在国会中的议席屈

指可数，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型在野党。一些中道政党如公明党等经过分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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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重组，也都变身为保守化趋向的政党。１９９８年４月，新的民主党成立，其

拥有１３１个议席，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政党。

表－３　日本众院各党派势力分布 （２００５年９月）

自民党 公明党 民主党 共产党 社民党 其他 合计

众议院 ２９６　 ３１　 １１３　 ９　 ７　 ２４　 ４８０

　　资料来源：〔日〕「平成１７年 衆議院の動き第１３号」、衆議院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ｈｕｇｉｉｎ．ｇｏ．ｊｐ／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ｔｄｂ＿ａｎｎａｉ．ｎｓｆ／ｈｔｍｌ／ｓｔａｔｉｃｓ／ｕｇｏｋｉ／ｈ１７ｕｇｏｋｉ／ｈ１７ｍｏｋｕｊ．ｈｔｍ。

与此同时，日本的众议院选举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小选举区与比例代

表并立制”取代了原来的中选举区制。① 众所周知，小选举区对大党比较有

利，众议院在日本国会两院中又具有优势的地位，因而 “这次改革有助于日

本政党体制向着保守两大政党制方向发展”。② 至此，除了共产党、社民党两

个势力较弱的在野党仍然带有一定的革新主义色彩外，日本政治走向了两大

保守政党对峙的全面保守化趋势。③

２．自民党内亲台势力的分裂及其扩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伴随着自民党的分裂，以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为

代表的日本政界亲台势力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

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３日，以小泽一郎、羽田孜为首的原自民党羽田派议员及

原厚生大臣小泽辰男共４４人结成标榜 “新保守主义”的新生党。由于原羽

田派成员在竹下时代多为金丸信集团的核心人物，而金丸信又是日本政界著

名的亲台派领袖，所以新生党内便集中了众多亲台派议员。在党领导层中，

担任常务干事的佐藤守良、爱知和男、船田元等均是 “日华恳”成员，代表

干事小泽一郎也与台湾当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成员中，如小泽辰

男、藤井裕久、永野茂门、畑英次郎等也都是原自民党内资深的亲台派议

员。④ 新生党曾一度成为日本政界的第三大党，但在小泽实现两大保守政党

制的政治主张下，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解散，被并入新组建的新进党。

９５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９日，根据当时联合执政党与在野的自民党达成的协议，日本国会参众两院通
过了细川护熙内阁提出的 《公职选举法修正案》，确立了新的众议院选举制度。

包霞琴等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３页。
关于９０年代以来日本政党的分化组合，参见 〔日〕薬師寺克行 『現代日本政治史』有斐閣、

２０１４年；吕耀东：《冷战后日本的总体保守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黄大慧：《日本大国
化趋势与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关于新进党领导层及其所属议员名单，参见 〔日〕ウィキペディア 「新進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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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早于新生党成立的先驱新党，由原自民党三塚派的武村正义、园田博

之，小渊派的鸠山由纪夫，宫泽派的田中秀征，河本派的井出正一等５人发

起，组建时只有区区１０名成员，是一个中道保守主义的小党。在先驱新党

中，鸠山由纪夫、渡海纪三朗等人曾是 “日华恳”的成员，前原诚司、枝野

幸男等少壮派议员日后也成为民主党 “日台友好议员恳谈会”的骨干。随着

主要成员陆续改换门庭，先驱新党在世纪之交逐渐淡出日本政坛。

１９９３年自民党下野后，其经历了若干次大小不一的分裂。这一时期，由

原自民党议员组建的新政党还有 “改革之会” （１９９４年１月）、 “新党未来”

（１９９４年４月）、“自由党”（１９９４年４月）、“高志会”（１９９４年７月）、“自由

改革联合”（１９９４年７月）等。在这些名目繁杂的政党中，如海部俊树、太

田诚一、柿泽弘治、鹿野道彦、坂本刚二等都曾是 “日华恳”成员，野田毅

则是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亲台派重镇 “青岚会”的发起人之一。① 与新生党一

样，不久这些政党也大多被并入了新进党。

总之，在冷战时期，由于日本政界亲台势力主要存在于自民党内，因此

在其几次发生分裂之后，党内的亲台势力也随之分散开来。脱离自民党的议

员在此期间组建了许多小政党，但为了制造出与自民党相抗衡的政治势力，

它们又合流为保守主义的新进党，后来又形成了作为最大在野党的民主党。

加之，在１９９４年新进党成立以前，及新进党瓦解至民主党成立的短暂时期

内，脱离自民党的各种势力与社会党、民社党、公明党等朝野诸党也发生过

如结盟、合并、斗争、分离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关系，如此一来，先前主

要存在于自民党内的亲台势力，借着政界重组、局势混乱的东风，扩散到了

除共产党之外的朝野各个党派之中。在冷战结束后的日本政界，亲台势力开

始呈现出在朝野广泛存在的特点。

３．亲台势力的整合：跨党派 “日华议员恳谈会”

如上所述，由于自民党的几次分裂，作为自民党议员联盟的 “日华关系

议员恳谈会”也发生了裂变，其许多成员因脱离自民党而不再隶属 “日华

恳”了。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为了重新加强亲台派的实力，并且受到

０６

① 关于原自民党议员在９０年代组建的新党派，参见 〔日〕中北浩爾 『自民党政治の変容』
ＮＨＫ出版、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９—１８３頁；野中尚人 『自民党政治の終わり』筑摩書房、２００８年、第
１９—５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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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关系升温的鼓励，以及１９９６年台海危机的刺激，分散于日本政界各党

派的亲台势力开始谋划成立一个新的跨党派亲台组织。

此前，作为最大在野党的新进党，其党内的亲台派议员曾经组织过一个

叫 “日华关系议员联盟”的政策集团。① 其后为了对在野的亲台势力进行整

合，自民党 “日华恳”会长山中贞则向新进党的实际领导人小泽一郎提议，

将两党的亲台组织进行合并。② 在征得小泽同意之后，又纠集了在自民党、

新进党之外的各党亲台派议员，最终于１９９７年２月５日成立了跨党派的新组

织 “日华议员恳谈会”。

山中贞则在新组织成立时说： “虽然党派不同，但期待今后能一起去台

湾，各成员之间能无隔阂地开展活动。”③ 新的 “日华恳”拥有３００名议员，

占了当时日本国会议员数量的四成。④ 其中，自民党２０２名，新进党８６名，

太阳党７名，先驱新党５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党派议员联盟。该组织仍

由山中出任会长，新进党的小泽辰男及自民党的平沼赳夫、村上正邦、前田

勋男任副会长。⑤ 此外，其领导层还有干事长藤井孝男，副干事长中川昭一、

永野茂门、武见敬三，以及多名干事。⑥

作为冷战后日本政界仅存的革新势力，共产党、社民党议员没有参加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至于公明党，由于其当时已经并入新进党，⑦ 因此

“日华恳”成立时的名单上未出现公明党议员的名字。但到了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当公明党再度从新进党分离出来后，草川昭三等先前新进党籍的亲台派议员

便转成了公明党籍，⑧ 这表明亲台势力也扩散到了公明党。在２００８年公布的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日〕中津川博郷 「更なる日台議員外交の促進を」、２００８年１月９日、『人形町サロン』（黒
岩政経研究所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ａｐａｎｃｍ．ｃｏｍ／ｓｅｋｉｔｅｉ／ｎｏｔｅ／２００８／ｎｏｔｅ４３．ｈｔｍｌ。

“日华恳”的历任会长有滩尾弘吉、藤尾正行、山中贞则、平沼赳夫。从当时的政治现实来
看，自民、新生两党亲台势力合流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促成李登辉访日，出席在大阪召开的 “亚太经合
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参见刘江永：《“马关条约”百年后的日台关系》，《日本学刊》，１９９５年第６
期。

〔日〕『産経新聞』１９９７年２月６日。
〔日〕ウィキペディア 「日華議員懇談会」、ｈｔｔｐｓ：／／ｊａ．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日華議員懇談会。
〔日〕中津川博郷 「更なる日台議員外交の促進を」、２００８年１月９日、『人形町サロン』（黒

岩政経研究所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ａｐａｎｃｍ．ｃｏｍ／ｓｅｋｉｔｅｉ／ｎｏｔｅ／２００８／ｎｏｔｅ４３．ｈｔｍｌ。
当时 “日华议员恳谈会”的干事有爱知和男、卫藤征士郎、柿泽弘治、龟谷昭博、草川昭

三、坂本刚二、关谷胜嗣、福田康夫、古屋圭司、粟屋敏信、奥村展三、龟井久兴、北桥健治、鸿池
祥肇、椎名素夫、田村秀昭、船田元等。参见 〔日〕本泽二郎： 《日本政界的 “台湾帮”》，第１２３—
１２５页。

公明党曾在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０日加入新进党，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又再度分离。
〔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 “台湾帮”》，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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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华恳”干事名单中，同样可以找到公明党副干事长鱼住裕一郎的名字，

说明公明党内的亲台派也一直香火不断。①

这样，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不但随着自民党的分裂而全面扩散，而且在

世纪之交实现了重新整合。新成立的 “日华议员恳谈会”与其前身相比，一

是实力更为强大，拥有３００多名议员的巨大规模；二是代表性更为广泛，几

乎囊括了国会中的所有主要政党；三是影响更为深远，从一年之后的小渊惠

三内阁算起，至２００９年自民党下台共有六人担任过日本首相，而其中至少

有五人参加过 “日华恳”，② 许多目前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也都

是其成员。

（二）自民党第二次下野与亲台势力的发展 （２００９年至今）

２００９年民主党上台，自民党籍议员的大量落选造成 “日华恳”、自民党

青年局等亲台派势力一时人才凋零，其力量似乎被削弱了。但这只是暂时的

现象，随着三年后自民党重返政权，与上一次政党轮替后的情况类似，亲台

势力在经历又一次的政界洗牌之后反而得到了壮大。与此同时，中国的ＧＤＰ

总量在２０１０年超过日本，两国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变化，这在客观上也刺

激了日本右派势力的抬头，加剧了其政界亲台势力的集结。

１．民主党执政期间的短暂 “退潮”（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突破了自民党一党范围，扩展到朝野

大多数政党，但自民党作为执政时间最长、实力最强的保守政党，始终是亲

台势力的大本营。２００９年政党轮替后，众议院的自民党籍议员由３００席减至

１１９席，落选达１８１人之多。大批自民党议员的落选，造成了政界各类亲台

派组织的成员人数大幅缩水。例如， “日华恳”成员由２２８人减少到１４２

人，③ 自民党青年局的所属议员仅存１８人，④ 而自民党内另一亲台派组织

“促进日台经济文化交流青年议员之会”也因为 “众议院的议员们大幅度落

２６

①

②

③

④

当时的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领导层名单，见 〔日〕本澤二郎：「台湾ロビー」（５）、２００８
年１月２９日、 『東京＝ 「ジャーナリスト同盟」通信提供』、ｈｔｔ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ｎｅｔ．ｃｏｍ／０８／０１／２９／
１８２０２０．ｐｈｐ。

即小渊惠三、森喜朗、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
王海滨、蔡亮：《民主党执政后的日本对台政策动向探析》，《国际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日〕「『進次郎青年局』８２人の存在感 町村派に匹敵」『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３年３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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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使得其活动 （势头）减弱了”。① 可以说，这次政党轮替给日本政界亲台

势力带来的最直接打击，就是人员的大量减少。

同理，许多曾在亲台派组织担任要职的政治家落选，使得这些组织一度

面临运营方面的危机。以 “日华恳”为例，按照本泽二郎在２００８年报道的

干部名单来看，② 其副会长爱知和男、龟井久兴、玉泽德一郎，干事长代理

中川昭一，副干事长坂本刚二、船田元，干事渡海纪三朗、西水野贤一等人

都在２００９年的众院选举中败落，从而失去了议员身份。当年１０月，极具代

表性的右翼政客中川昭一自杀，也给当时人才凋零的亲台势力造成了不小的

冲击。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次伴随着政党轮替而出现的亲台派势力的削弱，

从短时期来看确实使 “日华恳”、青年局等组织机构陷入了困境，但从后来

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一现象是暂时性的。

前文已经提到，冷战后日本政局由 “保革对立”逐渐变为 “保保竞争”，

故而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政是一场政界保守势力的更替，而非意味着保守势

力的减弱。此前，民主党内就存在着 “日台友好议员恳谈会”、“日本·台湾

安保经济研究会”等亲台派组织，在其执政后仍然十分重视对台交流。例

如，实际掌控鸠山政权的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就曾指示 “日华恳”干事、

民主党籍议员铃木克昌，要求尽早成立民主党的 “日台议员联盟”。③ 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民主党 “日本·台湾安保经济研究会”会长长岛久昭、 “日华恳”

会长平沼赳夫等率领朝野１８名议员访问台湾，意在重新建构日台之间的人

脉关系。④ 进一步讲，民主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又面临制定政府层面的对

台政策，以及落实执政党层面的对台交流等新问题，故而其与台湾方面的政

治交往必定会日益强化。

因此，２００９年政党轮替后，日本亲台派组织的暂时削弱毋宁说是一种过

渡现象，在日本政界愈加右倾化的大环境下，经过政坛洗牌的沉淀，亲台派

３６

①

②

③

④

参见 “面向日台关系未来：自民党青年议员们再出发”，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１日，台湾新闻
ＢＬＯＧ，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ｔａｉｗａｎｎｅｗｓ．ｊｐ／？ｐ＝１０５０２。

〔日〕本澤二郎：「台湾ロビー」 （５）、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９日、 『東京＝ 「ジャーナリスト同盟」
通信提供』、ｈｔｔ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ｎｅｔ．ｃｏｍ／０８／０１／２９／１８２０２０．ｐｈｐ。

李秀石：《马英九上台后的日本对台政策》，《日本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日〕「与野党１８議員、９日に訪台 台湾人脈を再構築」『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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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再次回潮是必然的。

这一阶段，正值国民党马英九主政台湾，两岸关系发展较为顺利。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本亲台势力在两岸问题上的兴风作浪。同时也应看

到，虽然这时日台双方在政治上相对 “克制”，但并非无所作为。２０１０年４

月，前首相麻生太郎以 “私人名义”访问台湾，与马英九及台当局要员进行

了低调的会面。这是自２００６年森喜朗访台以来的首次日本前首相访台，而

且距离麻生卸任首相仅半年之隔。① 同年，作为前首相的安倍晋三访台，高

调拜会了台湾朝野领袖。②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麻生太郎再次率 “祝贺团”访台，

参加台湾 “双十节”活动。③ 日本前首相密集访台，这在从前是很少见的现

象，不仅表明亲台势力在 “退潮”后急于维持并巩固与台湾政界的人脉关

系，而且其意图离间两岸关系，尤其不希望两岸在钓鱼岛等问题上一致对日

的用心也昭然若揭。

另一方面，日台双方在一些所谓 “实质性”业务上也取得了不少 “成

果”，而这些与 “日华恳”等亲台派组织的运作是密切相关的。按照平沼赳

夫的说法，“因为 ‘日华恳’拥有日本国内最大的超党派势力，其成员身为

国会议员，为了 ‘两国’的发展而努力，取得了诸如相互承认驾照、打工度

假签证协定、宝冢歌剧团台北公演及来年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物日本展览会等

诸多成果。”④ 除此之外，２００９年台湾在北海道札幌设立了新的 “办事处”，

日台之间通过签订 “航约”，时隔３１年，重新开辟了台北松山与东京羽田对

飞航班。

由此可见，在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短暂 “退潮”期间，事实上日台双方

的政治交往并未出现较大的障碍。而受两岸关系改善的刺激，日本的亲台势

力也不甘寂寞，无论是前首相密集访台，还是拓展 “实质性”关系，其活动

似乎反而声势俱增。甚至可以说，亲台势力经过短暂的政界洗牌，在２０１２

年自民党再次上台之前，其 “回潮”之形已然开始显现。

４６

①

②

③

④

〔日〕「麻生前首相が訪台 馬総統とも会談へ」『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０年４月５日。
“台学者：安倍晋三访台是希望两岸勿连成一线”，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凤凰网资讯，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ｔａｉｗａｎ／４／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０＿１１／０２／２９７２１１５＿０．ｓｈｔｍｌ。
“台湾庆祝辛亥百年，麻生太郎率祝贺团访台”，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凤凰网资讯，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ｘｉｎｈａｉｇｅｍｉｎｇ１０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１＿１０／１０／９７３３２２１＿０．ｓｈｔｍｌ。
参见 “‘集合有志之士强化日台联系’集会上的日台议员交流”，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台湾新

闻ＢＬＯＧ，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ｔａｉｗａｎｎｅｗｓ．ｊｐ／？ｐ＝１５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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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自民党重新执政后的急速 “回潮”（２０１２年以后）

２０１２年日本举行第４６届众议院选举，自民党获得了过半数的２９４席，

重新夺回了政权。与选举前相比，众院的自民党籍议员猛增了１７６人。而民

主党虽然保住了第二大党的地位，但其在众院的席位减少了１７３席，仅剩５７

席。① 除了自民党、民主党这两个保守政党外，由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桥

下彻领导的 “日本维新会”异军突起，获得了５４个席位，仅比民主党少３

席，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三大党。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日本共产党、社民

党分别仅获得了８席和２席，左派革新势力几乎被湮没。可以说，随着这一

轮自民党重新上台，日本政界的右倾化趋势大大增强，并且实际上形成了自

民党 “一党独大”的局面。

与此相呼应，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急剧 “回潮”，在经过几年的 “消沉”

之后出现了重新集合的势头。以最大的 “日华恳”为例，其成员在众院选举

后增至２５７人，② 且仍在不断扩张，于２０１３年底增至２６５人，③ ２０１４年１０

月达到２９５人，甚至超过了曾是日本国会最大议联的 “日中友好议员联

盟”。④ 又如自民党青年局，由１８人猛增到８２人，⑤ 其势力远远超越了自民

党内第二大的 “额贺派”。而参加自民党 “促进日台经济文化交流青年议员

之会”的人数也大为增加，达到了６３人。⑥ 可以说，在２０１２年自民党重新

执政后，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迎来了又一次成长的高峰，各主要组织的成员

数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其影响力大大增强。

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使日本政界的右派保守势力有了借机

坐大的口实。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依然发展迅速，到２０１０年ＧＤＰ

总量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日之间的结构化矛盾日益凸

显，两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摩擦和对立。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衆院選：自公で３２０議席超 民主は壊滅的敗北」『毎日新聞』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７日。
参见 “日华议员恳谈会、王金平 ‘立法院长’及其余 ＡＰＰＵ台湾代表团欢迎会召开”，２０１３

年３月２９日，台湾新闻ＢＬＯＧ，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ｔａｉｗａｎｎｅｗｓ．ｊｐ／？ｐ＝１１４２４。
参见 “日本国际客家文化协会２０１３年度合同忘年会举办”，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台湾新闻

ＢＬＯＧ，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ｔａｉｗａｎｎｅｗｓ．ｊｐ／？ｐ＝１７７９７。
参见 “‘中华民国’１０３年 ‘国庆节’集会，期待日台关系更加发展”，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０日，

台湾新闻ＢＬＯＧ，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ｔａｉｗａｎｎｅｗｓ．ｊｐ／？ｐ＝２３４２８。
〔日〕「『進次郎青年局』８２人の存在感 町村派に匹敵」『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３年３月３日。
参见 “日台青年议联访台，将对马英九 ‘总统’进行表敬访问”，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台湾新

闻ＢＬＯＧ，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ｔａｉｗａｎｎｅｗｓ．ｊｐ／？ｐ＝１２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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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势下，日台关系迅速升温。安倍内阁成立之后，便下令加速与

台湾之间的渔业谈判。①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０日，日台双方签署了 “渔业协议”。

日方如此急于签署协议，目的在于拉拢台湾，防止海峡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

联手。２０１６年台湾发生政党轮替，民进党再次上台，这无疑使日本政界亲台

势力备受鼓舞，日台双方在政治层面的 “突破”动作也越来越多。例如，为

庆贺蔡英文 “５·２０”就职典礼，日本各界组成了２５２人的庞大庆贺团，其

中包括日本交流协会理事长今井正、 “日华议员恳谈会”干事长古屋圭司及

副会长卫藤征士郎等１２名国会议员。②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日本将对台交流机

构 “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改变了自中日邦交

正常化以来长期使用的名称；③ ２月２４日，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发表

《中国安全保障报告２０１７：不断变化的中台关系》，称台湾为 “中华民国”，

将其作为与中国并列的“国家政治实体”；④ ３月６日，台湾 “外交部长”李大维

在 “立法院”表示，台湾对日窗口 “亚东关系协会”也将改名为 “台湾日本

关系协会”，全案已经呈报 “行政院”。⑤

如果说上述日台关系的变化尚且在所谓 “民间”名义之下进行的话，那

么于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５日访问台北的日本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⑥ 则是１９７２年

日台 “断交”以来公然以 “公务”身份访台的日本最高级别官员，开创了一

个危险的先例。⑦ 而５月９日，在谈到关于台湾是否应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

会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称 “希望台湾能够以某种形式参加”，⑧ 以暧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登辉：安倍亲自下令签署渔业协议，日本不让步不行”，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２日，凤凰网资讯，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ｄｉａｏｙｕｄａｏｚｈｅｎｇｄｕａ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３＿０４／１２／２４１４２１６９
＿０．ｓｈｔｍｌ。

“蔡英文就职典礼日本组２５２人庞大庆贺团参加”，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８日，凤凰网资讯，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ａ／２０１６０５１８／４８７９６２７９＿０．ｓｈｔｍｌ。

〔日〕「対台湾窓口機関が名称変更 『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に」『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２８日。
“日本防卫研究所报告提 ‘中华民国’，台媒关注”，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０日，环球网，ｈｔｔｐ：／／ｔａｉ－

ｗａｎ．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７－０３／１０４０２４３６．ｈｔｍｌ。
“台湾亚 协 将 改 名 ‘台 湾 日 本 关 系 协 会’”，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６ 日，联 合 早 报 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ｚａｏｂａｏ．ｃｏｍ／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７０３０６－７３２５６４。
“日本总 务 副 大 臣 访 台，断 交 后 最 高 层 级”，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５日，联 合 早 报 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ｚａｏｂａｏ．ｃｏｍ／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７０３２５－７４０１０１。
２００６年，日本时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宫腰水宽访问台北，并与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等举行会

谈，但却定位为 “私人访问”。参见 〔日〕「赤間二郎総務副大臣が訪台、公務では断交後初」、『産経

新聞』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５日。
〔日〕「『台湾の参加望ましい』菅長官、ＷＨＯ総会めぐり」『朝日新聞』２０１７年５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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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的言辞公开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会议。虽然赤

间不是负责外交、安全等敏感事务的政府官员，菅义伟在谈论台湾参加世卫

组织大会时也刻意回避论及中国，但日本通过这些 “擦边球”，谋求逐步

“突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传统做法，并以此来试探中国反应的意图不

言而喻，也可以看出近年来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嚣张程度。

这一时期，日本政界亲台势力还频繁以所谓的 “共有价值观”来做文

章。自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伊始，外相岸田文雄便公开表示台湾是 “重要的

伙伴”，“同样拥有民主、自由与和平的基本价值观”，这也是自１９７２年以来

日本政府高官首次如此表态。① 此后，“价值观”、“重要伙伴”这类提法似乎

成了安倍内阁对台表态时的惯用措辞。例如，针对２０１６年蔡英文当选台湾

地区领导人，岸田在正式的 “外务大臣谈话”中说， “台湾对我国而言是共

享基本价值观、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及人员往来的重要伙伴。”② 赤间访台引

发争议后，安倍也公然宣称 “台湾是共享价值观与利害的重要伙伴”等等。③

在冷战结束快三十年的今天，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却固执意识形态樊笼，挑

唆海峡两岸的矛盾和对立，不得不说是明显的逆历史潮流而动。

可见，随着自民党重回政权，日本政治的加速右倾化，日本政界亲台势

力也迅速实现了 “回潮”。而中日结构化矛盾的凸显，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

右派的抬头，使得亲台势力气焰嚣张，有不断 “突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

划定的日台交往 “红线”的态势。

三、冷战后自民党派阀的消长与亲台势力的演变

由于自民党在日本政界的特殊地位，在研究日本政治时，不能不对其加

以具体分析。事实上，在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大环境下，自民党本身的右倾化

已经十分严重，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其内部几大派阀势力消长的考察来进行

７６

①

②

③

〔日〕加濑英明：《日本与台湾》，崔立洁等译，大都会文化，２０１４年，第３６页。
〔日〕岸田文雄 「台湾総統選挙の結果について （外務大臣談話）」、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６日、外務

省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ｐｒｅｓｓ／ｄａｎｗａ／ｐａｇｅ３＿００１５３８．ｈｔｍｌ。
“赤间访台引争议，日首相安倍：台湾是日本的重要伙伴”，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０日，环球网，

ｈｔｔｐ：／／ｔａｉｗａｎ．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７－０３／１０４０２４１０．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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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上文已经提到，在冷战时期继承岸信介一系的福田派是亲台势力较为集

中的大派，而继承吉田茂 “重经济、轻军备”路线的田中派、大平派则在对

华问题上相对温和，并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从严格意

义上来说，并不能把福田派等同于亲台派，也不能将田中派和大平派等同于

亲华派。但从自民党内的政治谱系来看，大致上可以认为福田派的右派色彩

较重，而田中派、大平派的自由派色彩更浓。① 而在日本政界，右派与鹰派、

亲台，自由派与鸽派、亲华，这些表述之间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词义

在不少场合是重合的。为了便于分析，在这一部分中拟以自民党内最重要的

田中、大平、福田三派以及其继承者为比较对象，略将右派的福田派作为亲

台势力的代表，将自由派的田中派、大平派作为对华温和势力的代表，从冷

战后三大派阀的力量消长来看自民党内亲台势力的演变轨迹。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田中派演变为竹下 （登）派，曾达到过１４２人的巨

大规模，② 是自民党内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派，并长期左右日本政局。但到了

９０年代初，因内部权力之争，导致 “亲小泽”与 “反小泽”两派分裂，小泽

一郎等人另组羽田 （孜）派，而小渊惠三则成为该派会长，③ 其后改称 “平

成研究会”，沿用至今。小泽、小渊的分裂，首次削弱了作为第一大派的原

田中派。

２０００年小渊惠三去世后，桥本龙太郎继任会长。虽然这时的桥本派在数

量上维持了近百人的规模，仍是党内第一大派，但在２００１年自民党总裁选

举时，桥本却败给了主张打破派阀政治的小泉纯一郎。随后，桥本派被排除

在自民党领导层中最重要的 “党三役”之外，④ 且仅有两人入阁。⑤ 在长达五

年多的小泉时代，随着传统的派阀政治被压制，桥本派的影响力日益衰退，

其成员数量也不断减少。到２００５年津岛雄二接替会长时，该派仅剩下６８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自民党内的自由派和右派，参见 〔日〕中北浩爾 『自民党政治の変容』。
１９８６—２００８年自民党各派阀人数的统计资料，均引自 〔日〕草野厚 『政権交代の法則―派閥

の正体とその変遷』「付録３：自民党派閥勢力変遷一覧」。
〔日〕薬師寺克行 『現代日本政治史』有斐閣、２０１４年、第４９—５１頁。
自民党的 “党三役”即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长期以来， “党三役”作为自民党的

最高领导层，其地位和重要性仅次于总裁。２００７年福田康夫对自民党执行部进行了改革，将原先由
干事长管辖的选举对策总局升格为 “选举对策委员会”。此后，“党三役”加上选举对策委员长，又被
称为 “党四役”。

〔日〕中北浩爾 『自民党政治の変容』、第２０８—２１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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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少于当时的森 （喜朗）派７８人，已失去第一大派的地位。２００９年额贺

福志郎继任会长，其成员数量仍处于下跌趋势。目前，额贺派有５２人，在

自民党派阀中位列第二，① 且在政界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家，其实力已大不

如前。

表－４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的自民党派阀状况

派阀 三塚 宫泽 渡边 小渊 羽田 河本 加藤 无派阀

议员 ７４　 ７３　 ６８　 ６６　 ４３　 ２９　 １３　 １４

　　资料来源：〔日〕朝日新聞社編 『朝日年鑑１９９３』、朝日新聞社、１９９３年、第９６頁。

在三大派阀之中， “宏池会”曾是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力量之一。

历史上其主要成员像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喜一、加藤纮

一、河野洋平、谷垣祯一等，多为自由派色彩较重、对华温和的政治家。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从大平派到铃木 （善幸）派，再到宫泽 （喜一）派，其

成员数量基本维持在８０人左右，与右派色彩较重的福田一派势力相当。

但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增强，自由派的 “宏池会”也

走向了衰落。１９９９年因加藤纮一与河野洋平争夺派系主导权，引发该派的第

一次分裂。其后，河野洋平等人另组新派，由加藤纮一继承 “宏池会”。但

到了２０００年，该派又因反对首相森喜朗的 “加藤之乱”而再次分裂为堀内

（光雄）、小里 （贞利）二派。从２００１年参议院改选后的情况来看，三派成

员数分别为小里派１５人、堀内派４１人、河野派１０人。至此，“宏池会”经

过两次较大的分裂，变成了三个中小型派阀。② 而且必须指出的是，在 “宏

池会”分裂后，其多数成员倒向 “反加藤”的堀内派，而自由派色彩最浓的

加藤紘一、谷垣祯一等人成为少数派。另一方面，继承河野派的麻生 （太

郎）派也逐渐走向了保守、鹰派的路线。③

２００８年５月，为了更好地应对自民党总裁选举，麻生派之外的两派经过

协商，再次合流为新的 “宏池会”，由原先继承堀内派的古贺诚担任会长。

如表－５所示，在２００９年政党轮替前，该派成员数量回升到６１人，为自民党

９６

①

②

③

〔日〕 「自民党党内派閥別所属議員一覧」、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６日、 『政党と選挙』ｈｔｔｐ：／／
ｈｏｍｅ．ａ０７．ｉｔｓｃｏｍ．ｎｅｔ／ｋａｚｏｏ／ｓｅｉｚｉ／ｊｉｍｉｎ／ｈａｂａｔｓｕ＿ｇｉｉｎｍｅｉ．ｈｔｍ。

参见 〔日〕中北浩爾 『自民党政治の変容』、第２００—２０７頁。
参见 〔日〕中北浩爾 『自民党政治の変容』、第２３０—２３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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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第三大派阀。但在合流四年多之后，于２０１２年再度分裂为岸田 （文雄）

派和谷垣 （祯一）派。① 目前，原先属于 “宏池会”系统的议员数量分别为

岸田派４３人、麻生派４３人、谷垣派１３人。② 从政治谱系来看，岸田、麻生

两派已经逐渐右转，唯有谷垣派仍可以被视为自由派，但力量明显凋零了。

可以说，“宏池会”的分裂及其内部自由派的式微，表明目前在自民党内已

经失去了与右派相抗衡的力量。

表－５　２００８年２月的自民党派阀状况

派阀 町村 古贺 谷垣 伊吹 津岛 山崎 高村 二阶 麻生 无派阀

议员 ８５　 ４６　 １５　 ２８　 ６９　 ４０　 １５　 １６　 １８　 ５５

　　资料来源：〔日〕草野厚 『政権交代の法則―派閥の正体とその変遷』「付録３：自民
党派閥勢力変遷一覧」

与自由派的衰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结束后，右派色彩较强的原福

田派则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该派正式名称为 “清和政策研究会”，在福田赳

夫之后的历任会长有安倍晋太郎、三塚博、森喜朗、町村信孝、细田博之

等。如上文所述，因其成员多为右翼鹰派人士，故而也是亲台派较为集中的

派阀。在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大环境下，特别是２０００年以后，该派不仅在人

数上逐渐占据了自民党内的首位，而且还强人辈出，其中森喜朗、小泉纯一

郎、安倍晋三、福田康夫等人先后成为首相。尤其是在２０１２年自民党重回

政权后，细田派的实力进一步上升，目前拥有９８人的规模，几乎是第二大

派额贺派的两倍。

可以看出，随着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自民党内主要派阀的实力对比

也朝着明显有利于右派的方向发展。无论是曾经实力最强、对中日关系发展

作出过很大贡献的 “平成研究会”，还是最具自由派色彩、对华关系较好的

“宏池会”，在经历冷战后的政界重组后实力已大不如前。尤其 “宏池会”在

经过两次较大分裂之后，其内部的多数派已经逐渐转向了右派，而自由派则

沦为少数派。相比之下，亲台势力最为集中、右派色彩浓厚的 “清和政策研

０７

①

②

〔日〕ウィキペディア 「自由民主党の派閥」、ｈｔｔｐｓ：／／ｊａ．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自由民主党の
派閥。

〔日〕 「自民党党内派閥別所属議員一覧」、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６日、 『政党と選挙』ｈｔｔｐ：／／
ｈｏｍｅ．ａ０７．ｉｔｓｃｏｍ．ｎｅｔ／ｋａｚｏｏ／ｓｅｉｚｉ／ｊｉｍｉｎ／ｈａｂａｔｓｕ＿ｇｉｉｎｍｅｉ．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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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自民党三大派阀势力消长
＊ 本图由笔者根据 〔日〕草野厚 『政権交代の法則―派閥の正体とその変遷』

「付録３：自民党派閥勢力変遷一覧」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
“平成研究会”１９９６年之前被称为 “经世会”，１９８７年之前有 “木曜会”、 “创政

会”等名称，为了制作的方便，本图省去了各派复杂的名称变化。

究会”逐渐成为党内最强大的派阀，并长期主导日本的国家权力。① 正如日

本学者药师寺克行所言， “原本在自民党内，鹰派色彩较强的派阀和鸽派色

彩较强的派阀处于抗衡状态。不管是何种色彩较强的政策都会在党的部会或

总务会上进行激烈的论战，最终使其达到一定的平衡，形成能够反映双方主

张的政策。……但是近年来自民党内鹰派的声音过于强大，而具有鸽派意味

的主张几乎消失了。”② 可以说，自民党内派阀的这一显著变化，即自由派的

凋零和右派的膨胀，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其亲台派力量的抬头，以及在

对华问题上越来越强硬。

四、冷战后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主要特点

在最后部分，本文试图归纳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主要特点，以求对其进

行更好的理解和把握。结合上述亲台势力的演变过程来看，其既有自冷战时

１７

①

②

关于冷战后自民党的派阀政治，参见 〔日〕中北浩爾 『自民党政治の変容』；草野厚 『政権
交代の法則―派閥の正体とその変遷』；薬師寺克行 『現代日本政治史』。

〔日〕薬師寺克行 『現代日本政治史』、第２８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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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一以贯之的延续性，又有冷战后出现的新变化。

（一）鼓吹意识形态，从 “反共”到 “自由”、“民主”

受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格局影响，冷战时期，日本政界一部分人

经常祭出 “反共”大旗，来强调支持台湾的合理性。例如，岸信介曾在会见

蒋介石时提议把台湾建设成 “王道乐土”，向中国大陆显示自由主义的优越

性。① 细数一下冷战时代的重量级亲台人物，无论是岸信介、贺屋兴宣、船

田中、滩尾弘吉，还是中川一郎、藤尾正行、玉置和郎、石原慎太郎等，无

不惯用 “反共”口号来推行自己的亲台政策。

冷战结束后，随着台湾地区政治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在台湾实现政党轮

替之后，日本政界的亲台派又开始高举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所谓 “普

世价值”的旗号。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７日，以自民党内支持安倍晋三、麻生太郎

等倡导的 “价值观外交”的４３名少壮派议员为中心，成立了名为 “推进价

值观外交议员之会”的政治集团，由众议员古屋奎司任会长，中川昭一担任

顾问。② 该会聚集了许多亲台派人物，与 “日华恳”相似，其成员也主要来

自当时的森、伊吹这两大派阀，如中川、古屋等人便是 “日华恳”的主要骨

干。而在２０１２年自民党夺回政权后，“价值观”、“重要伙伴”这类提法更是

成了安倍内阁对台表态时的惯用措辞。可见，在如今的日本政界，亲台派和

鼓吹 “价值观”的政治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

从冷战时期鼓吹反对共产主义，到冷战后高举民主、自由等 “普遍价

值”的幌子，在日本政界亲台派的主张与行为中，往往可以嗅到浓厚的意识

形态气息。

（二）子承父业，“世袭”现象普遍

“世袭议员”现象在日本政界非常普遍，而在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尤为

严重。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选出的第四十六届众议院为例，在４８０名议员中，有

１６２人属于 “世袭”，占到众议员总人数的三成多。③ 在日本政界，亲台派议

员中存在的 “世袭”现象也十分突出。

前面提到曾任 “日华议员恳谈会”干事长代理的中川昭一，其父便是曾

２７

①

②

③

〔日〕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吴寄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４０页。
〔日〕『朝日新聞』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８日。
樊勇明：《日本的世袭政治与战争责任》，《新民晚报》，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４日，Ａ１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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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青岚会”代表的中川一郎。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川一郎率领的 “中

川派”虽然规模不大，却是自民党内极具代表性的亲台派阀。因而，２００７年

由中川昭一发起的 “中川学习会”也被称为 “第二青岚会”。① 曾任 “日华

恳”副会长、“亚东亲善协会”顾问的船田元，已是第三代世袭议员，其祖

父船田中曾是自民党内亲台派的元老级人物。据说，船田元遵照其祖父的遗

训，一次都没访问过北京。② 曾任 “日华恳”会长代理的佐藤信二，是日本

前首相佐藤荣作之子。而岸信介之孙岸信夫，目前是 “促进日台经济文化交

流青年议员之会”的会长，③ 也是右翼组织 “创生日本”的主要成员。此外，

“青岚会”骨干石原慎太郎、中山正晖、滨田幸一等人的后代石原伸晃、中

山泰秀、滨田靖一等都是 “日华恳”的成员，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重量级

人物也都是与 “日华恳”相关联的二代甚至三代世袭议员。

可以说，自战后至今半个多世纪，亲台派也已经接力了好几代人。在目

前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亲台派议员中，许多人的长辈曾经也是风云一时的亲

台派重要角色，这也是亲台势力在日本政界始终香火不断的原因所在。

（三）重视安保，“防卫族”议员集中

在日本政界，那些有着在防卫省 （厅）或政党的政调会 “国防部会”中

长期任职经验、擅长安全保障与外交政策研究的议员，被称为 “防卫族”。

在自民党内，不少亲台派议员就可以被视作 “防卫族”。无论是亲台派元老，

如船田中，还是第二代亲台派领袖，像山中贞则，以及曾任 “日华恳”副会

长的爱知和男、玉泽德一郎、卫藤征士郎等，都出任过防卫厅长官。２００７年

防卫厅升格为 “防卫省”之后， “日华恳”成员如小池百合子、滨田靖一等

也先后成为防卫大臣。

新一代的亲台派议员，像 “促进日台经济文化交流青年议员之会”会长

３７

①

②

③

〔日〕本澤二郎：「台湾ロビー」 （３）、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４日、 『東京＝ 「ジャーナリスト同盟」
通信提供』ｈｔｔ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ｎｅｔ．ｃｏｍ／０８／０１／１４／１４３３１５．ｐｈｐ。

〔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 “台湾帮”》，第１２５页。
“促进日台经济文化交流青年议员之会”，由自民党１４名青年议员发起，成立于２００６年４月

２６日，前首相岸信介的孙子、参议员岸信夫被选为会长。该组织十分重视日台关系的发展，成立伊
始，便表达了对于诸如台湾高铁的开通、冲绳的与那国岛和台湾之间的交流、日台间航空路线的增
设、日台地方都市交流的可能性、台湾对于钓鱼岛的舆论、在日台湾留学生减少等问题的关切。２０１４
年２月，拥有７０名自民党参众两院青年议员的该组织，提出制定日本版的 “与台湾关系法”，赤裸裸
地为 “台独”势力呐喊助威。蔡英文 “执政”后，岸信夫领导该亲台组织，并以安倍首相胞弟和外务
副大臣的身份，在日台之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 “联络人”角色，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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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信夫、事务局长秋元司，以及曾为民主党 “日本·台湾安保经济研究会”

干事长的长岛昭久，他们在尚属于当选次数较少的政坛新人时，便已进入了

“防卫族”行列。从２００７年８月至２００９年９月，秋元、岸二人先后在安倍、

福田、麻生三任内阁中被任命为防卫大臣政务官，而长岛则紧接其后，于

２００９年９月至２０１０年９月在民主党的鸠山、菅两任内阁中担任防卫大臣政

务官，成为新生代亲台派中的 “防卫族”。①

拥有众多 “防卫族”议员的亲台派，其关注重点必然会集中在安保及外

交事务上。冷战结束后，在 “防卫族”议员的积极推动下，日本防卫政策已

然发生巨大的转变。

（四）坐收渔利，脚踩台湾海峡两岸

虽然上面提到亲台派的意识形态问题，但在实际利益面前，又可以看到

其实用主义的一面，亦即不少亲台派议员在两岸关系中采取了 “脚踏两只

船”的态度。例如在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０日，为了支援北京奥运会，由日本朝野

成立了名为 “支援北京奥运议员之会”的议员联盟，入会者达到２２５名。②

而其成员如绵贯民辅、森喜朗、石原伸晃、卫藤征士郎、船田元、爱知和

男、仙谷由人、秋元司等，都是较为著名的亲台派人士。

正如参议员有村治子所说： “一旦涉及中国·台湾问题，就如同早有规

定一般，会被问及 ‘你是亲华派，还是亲台派？’这类二必择一的问题。但

是，我并不希望被贴上 ‘亲台派’或 ‘亲华派’的标签。”③ 众议员井上信洽

曾是自民党的青年局长，同时也是 “日华恳”的重要成员，其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也说：“在青年局长时代，因为顾虑台湾，所以 （我）未曾去过中国大

陆。但是，随着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ＥＣＦＡ）的缔结等两岸关系

的逐步缓和，今后一定不能顽固地坚持 ‘亲台派’、 ‘亲华派’的观念

区别。”④

４７

①

②

③

④

〔日〕防衛省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ｊｐ／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日〕ウィキペディア 「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を支援する議員の会」、ｈｔｔｐｓ：／／ｊａ．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ｗｉｋｉ／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を支援する議員の会。
〔日〕有村治子 「台湾との 『実務外交』」（連載その② 日本のことを大事に想う隣人を、心

して大事にしたい）、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６日、『自民党参議院議員ありむら治子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
ｗｗｗ．ａｒｉｍｕｒａ．ｔｖ／ｒｅｐｏｒｔ／ｖｈ＿ｐａｓｔ／ｖｉｎｕｓ２００５０２１６．ｈｔｍｌ。

参见 “井上信洽议员的采访”，２０１２年８月２日，台湾新闻ＢＬＯＧ，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ｔａｉｗａｎｎｅｗｓ．ｊｐ／？

ｐ＝４９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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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战的结束，顽固坚持意识形态对立的政客必然越来越少，在当今

日本政界，虽然不排除仍然存在顽固的亲台分子，但大部分人更是实用主义

者，他们不会在海峡两岸之间作 “一刀切”，这也是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新

特点。

结　　论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民党内的亲台势力虽然

一度出现了分裂，但却没有因此而遭到削弱，反而借着纷繁的政局重组，先

是渗透和扩散到朝野的各政党派别，其后又在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大环境下实

现了重新整合，形成了遍布政坛的强大势力。

这一时期日本政界亲台势力之所以能够抬头，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下日

本政治右倾化的结果。

首先，从日本国内的政党结构来看，无论是 “１９５５年体制”的瓦解，还

是２００９年民主党上台，重组时期的日本政界看似一片混沌，其实是在朝着

右派势力越来越强、自由派势力日益式微、左派势力逐渐衰落的走势发展。

经过几番变动，如小泉政权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第二次安倍政权 （２０１２年至

今），待到政局趋于稳定，最大的保守政党自民党依然身处权力中枢，甚至

再度形成了 “一党独大”的局面。而政界的左派势力却业已衰落，取而代之

的是同样秉持保守政治理念的新进党、民主党 （２０１６年改称民进党）、日本

维新会等各类右派政党。

其次，自民党内派阀力量的消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在自民党内

部，原大平、田中、福田三大主流派别，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保守派中的

“左、中、右”势力。经过这一时期的政界重组，保守左派———亦即自由

派———严重削弱，中间保守派退居次席，保守右派却跃升第一。从新世纪之

交开始，最具右派色彩的 “清和政策研究会”不仅人数占优，而且强人辈

出，形成了执政长期化的态势，这也说明自民党本身的右倾化已经十分

严重。

在这样的政治土壤中，脱离自民党而散布于朝野各党派的亲台势力，便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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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播撒出去的种子一般，遍地生根发芽，充斥着大部分党派；而 “回潮”

于政界、特别是自民党内的亲台派议员，则在 “清和政策研究会”等右派日

益坐大的有利格局下把持国政，权势炙手可热，气焰十分嚣张。

此外，这一时期中日力量对比发生转变，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逐步凸

显。在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上升，２０１０年

ＧＤＰ总量赶超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位，使中日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而

这一形势被日本右派势力所利用，促成其整合坐大。中日竞争的加剧，一方

面刺激了亲台强硬势力，为其修改宪法、发展军备、加强日台关系提供了口

实；另一方面，在近乎一边倒的舆论压力下，亲华的温和派面临相当尴尬的

境地，其与亲台派抗衡的能力遭到了削弱。

可以说，内外因素交织下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构成了冷战后日本政界亲

台势力发展演变的主要原因。在冷战时期，如果说由于自民党内长期存在自

由派和右派的抗衡，其在对华问题上尚能形成一种介于温和、强硬之间的平

衡，那么，在自由派失声、政治右倾化的大环境下，强化日台关系、 “联台

抗中”已经逐渐成为日本朝野心照不宣的一项共识。在可预见的未来，安倍

政权有可能实现 “长期化”，① 退一步讲，即便不是安倍政权，但在自民党俨

然 “一党独大”、而右派的清和政策研究会又在自民党内 “一派独大”的形

势下，②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程度或许还会继续加剧。加之，近年来台湾岛内

的政治生态也在变化，绿营实现执政长期化的可能性同样存在。这一内外呼

应的变化导向，使得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保持强势

上扬的趋向，进而影响到日本对台政策的制定，也让中日关系以及两岸关系

的发展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警惕。

（责任编辑：陈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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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安倍首相の在任日数、戦後４位に 超長期政権も視野」 『朝日新聞』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５日。

近日，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有意将麻生派与山东派进行合并，以形成对抗细田派 （清和政策
研究会）的党内第二大派阀。即便如此，届时自民党内将有可能出现右派色彩较重的两大派阀对抗态
势，这反而会增强其进一步右倾化的程度。参见 〔日〕「麻生·山東両派が合流、新派閥へ 細田派へ
の対抗目指す」『朝日新聞』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日。


